拉特朗大公會議及方濟會運動
· 會議目的：號召第五次十字軍東征／消滅異端／教會改革。
· 方濟是否參加過這次會議，我們沒有明確的證據證實他曾參加過，但是這次的會議的確影響了弟兄們的生活。在這次會議中，教會明確發動第五次的十字軍東征，也明定告解聖事及聖體聖事的信仰及具體的規範。 

· 因而，在方濟的不具教宗諭令的會規裡便明文規定了教會的指示：所有的弟兄皆應是公教徒，按公教信仰生活及說話。我所祝福的弟兄們，不論是神職人員或是非神職人員，要向我的司鐸們告明他們的罪過他們。他們以很謙遜及尊敬的態度領受吾主耶穌基督的體和血。
· 教會改革：當時有樞機胡林邀請道明及方濟二個團體的弟兄們能提供人選，為教會推動革新奉獻力量。最後他們二位聖者都答應了胡高林樞機主教，但卻以不同的神恩，選擇了他們為教會服務的方式。道明願意向教會提供學問好，德行高尚的弟兄為福音工作服務。 

· 方濟向主教說：「主教大人，我的弟兄所以號稱為小弟兄者，目的在使他們不作大人。他們的聖召訓示他們要謙以自牧，以追隨基督的謙虛，庶幾日後在神聖面前高居人上。你若願意他們在天主的教會內結果實，請你使他們堅持在他們的聖召要他們保有的下位；
· 他們如果不甘居人下，你要他們實行貶抑。所以，父親，求你別讓他們由於比別人更窮，所以便更為驕傲；並為使他們不致於目中無人，請你永別擢升他們於高位。」
· 為了使弟兄們能確實地以具體生活、謙卑及貧窮的態度，證實他們所宣講的一切，因而他這樣說：我懇求所有的弟兄，無論是宣講者、祈禱者、手藝者、神職或是非神職弟兄，他們在一切事上要設法自謙，在天主藉著他們或是在他們內所完成的善言善表上，不要自傲，不要自鳴得意，沾沾自喜。每一位弟兄皆應以行為來作宣講。 

· 至於有關向穆斯林宣講基督信仰方面，當教會採取武力來說服穆斯林時，方濟則平和溫和的方式前進伊斯蘭教地區，雖然在後來1220年有五位弟兄，以激烈的信仰表達向穆斯林們宣講，因而遭受到殺害，並獲得了殉道的特恩，但是在經過方濟個人的反省之後，他在會規中這樣提出策略來：
· 凡前往教外地區的弟兄們，他們的行為舉止應有二種精神態度：第一，不要與人爭吵或是辯論，為主的緣故，而甘居在所有受造人之下，並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第二，當看清楚是主的旨意時，他們要宣講天主聖言，好讓他們相信全能天主，父、子及聖神，所有萬物的創造者，及聖父之子為救贖主和救世主，並給予他們受洗而成為基督徒。
· 教宗依諾森三世使用希臘字Tau作為會議象徵：來自厄則克耳第9章／由自希伯來字X／象徵悔改
· Tau在大公會議中的意義：神修性的踰越（悔改）／身體性的踰越（到耶路撒冷）／聖事性的踰越（踰越晚餐－聖體聖事） 

· 方濟使用Tau：給神職人員的第二封信／意義是生活的悔改（悔改者的保護）
· 大公會議基本內容：不再批准新的修會（Order）／想成立新的宗教團體需採用被批准過的會規（本篤／巴西略／奧斯汀） 

· 方濟會在1209年口頭批准會規顯然是成立的／沒有被迫採用其他不同的會規／Humiliati也繼續保有（1201年批准） 

· 聖道明在大公會議尋求批准他的團體／結果沒被批准但也沒被要求混合其他會規（已採用了奧斯汀會規）／1216年獲得教宗何諾理三世官方認可，稱為宣道會，後被稱為宣道弟兄會。
大公會議對小兄弟會的影響
· 反對異端（法令3條）：1221年會規19章1-2 

· 需要定期舉行會議（法令12條）：1221年會規及1223年的會省會議。 

· 司鐸誦唸日課的義務（法令17條）：1221會規3章4-10，1223會規3章1-4，及遺囑18 

· 保持聖祭用品清潔（法令19條）：致院長第一封信2-7節 

· 教友一年至少一次告解（法令21條）：1221年會規20章
· 不能勝任的司鐸不能宣講（讀書要求）（法令27條）：1221年會規17章1-2節，21章，及1223年會規9章1-2 

寶尊堂全大赦
· 從方濟對待穆斯林或是教外的態度來看，我們不難想到方濟對眾人得救的焦急及渴望。在面對弟兄們未來的主要生活方向時，他曾作過掙扎：是那一樣比較聖善呢？是將全部時間用來祈禱呢？或是應當出外宣講？
· 方濟便派兩位弟兄前去詢問席維德弟兄及佳蘭姊妹，要求他們人能夠作最深刻的祈禱，以求探知自己要為弟兄們選擇怎樣的生活及工作的方向。專務默觀生活的席維德，邀請其姊妹們虔誠祈禱的佳蘭，在各自的祈禱後，他們向方濟表明天主的旨意說：
· 「天主給予的聖召，不是為了你獨善其身，而是要你能夠兼善天下，為了在祂所救贖旳人類中，結出人靈的果實。」有了這個回答之後，方濟便回答說：「我們因主之名，現在就開始吧！」他就偕同同弟兄及同伴們，外出宣講去了。
· 對眾生靈魂的得救及普世人類的救贖，方濟向教宗請求寶尊堂的全大赦。方濟向教宗說：「至聖父親，我願意為這個小聖堂請求一個特殊的恩寵：凡在這個小堂在其祝聖之日此祈禱者，在不必有任何奉獻的條件之下，可以獲得一個全大赦。」 

· 教宗回答說：「親愛的弟兄，若是不要求實踐任何善工便獲得全大赦，這是不對的。而你所要求的全大赦是為期一年呢？或是三年？」方濟回答說：「聖父，我要求的是人的整個靈魂，而不是幾年的問題。我要求的是：每個人進入寶尊堂，在告解之後，可以獲得自領洗後所有罪罰的赦免。」
· 教宗答覆說：「你要求的是前所未有的恩典。」「但是，聖父，這不是我小窮人方濟要求的，而是主耶穌派遣我來向你要求的。」最後教宗便許可了方濟的請求。
· 但是，樞機們顧慮到如此毫不費力便可獲得全大赦的恩典的許可，可能會影響到那些在十字東征的行動，經歷了千辛萬苦，甚至喪失性命才獲得全大赦的條件，他們便向教宗建議取消已給的恩賜。
· 但教宗以已經發出去的命令不好收回，便在樞機們的要求下，限制了方濟所要求的全大赦所獲得的時間。於是教宗向方濟說：「這個全大赦不是給予全年的，只限於在每年寶尊堂的奉獻日才可以獲得全大赦。」也就是在八月二日的晚禱之前。
· 方濟的全大赦的要求有他極深的意義：他願意普世人類都能藉著耶基督及補贖生活，獲得罪過及罪罰的赦免。方濟的教會及救贖觀念是「公教性」及「普遍性」的。這是方濟肯定天主在主耶穌基督身上所實踐的救世恩典，他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在耶穌基督內獲得救恩。
第一次總會議
· 1217年，弟兄們在寶尊堂召開總會議，在這次會議中重大的變革便是派遣弟兄們越過阿爾卑斯山，到義國之外的地方傳福音。
· 這個決定便是後來在不具教宗諭令會規所說的：所有被任命為其他弟兄們的會長及服務者的弟兄們，要將他們的弟兄們分配至他們所管理的會省及他們所在的地方；並且常常探訪他們，給予神修方面的勸誡和鼓勵。
· 西班牙：伯爾納德被派遣 

· 聖地：弟兄們跟著第五次十字軍東征前往／厄里亞為省會長
· 德國：約60位弟兄被派前往／不懂當地語言被誤解／無功而返面對。
· 被派遣至國外的弟兄們時，方濟自己在心中有話要說：「我至愛的弟兄們，我應當作眾人的表樣和楷模。如果我派遣弟兄們到他們必須忍受勞累、羞辱、饑餓及各種磨難的遠方國家去，我也該到遠方去，使得弟兄們在知道我也在忍受許多苦頭時，更加甘願忍受磨難和貧窮，我想這是公平和聖善的。」 

· 方濟選擇了前往法國，因為他認為法國是教會內最公教化的國家，尤其他們對聖體聖事特別恭敬。方濟對聖體尤其有恭敬及喜愛的心：弟兄們，我以我能有的愛情，吻著你們的足，請求你們要盡你們所能，對吾主耶穌基督的體和血，表達恭敬和尊重，在祂內，所有上天下地的一切，皆和全能天主聖言歸於好了 

· 因而，方濟還要求弟兄們在前往各地時，身上應常帶有聖體盒子，如發現聖體被放置在不相稱的地方時，要將聖體放在裡面。由於尊敬聖體聖事，間接地也特別注意到天主聖言及一切與聖體聖事有關聯的事物，因為許多事物之所以成為聖的，是因為藉著天主聖言所祝聖之故。
· 正當方濟與弟兄正懷著熱忱要前往法國之時，在佛羅倫斯遇見了胡高林主教。但是這位主教反對方濟說：「弟兄，我不要你穿過這山，因為在羅馬教廷內有主教和大人們，有意干涉你的修會；你如果留居在這省的界限內，其他熱愛你修會的樞機和我本人，將能更有效地保障並保護你的修會。」（以免失去領導中心而帶來混亂）
· 方濟答說：「如果我派遣我的弟兄們到遠方去，而我則留住於此，這將使我羞愧無面目見人！」主教以責備的口氣回答說：「為什麼派遣弟兄們到那遙遠的地方，使他們遭受許多磨難，以致於餓死呢？」最後在胡高林樞機的堅持之下，方濟放棄了前往法國的計劃，回到了斯波來叨山谷來。自那時起，方濟與胡高林樞機主教之間便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 教會不願方濟前往法國，方濟只得請帕齊斐格替代自己去完成心願。就在個時候，方濟在奧斯迪主教胡高林的要求下，將在教宗與眾樞機面前講道。樞機們都抱著好奇的心，要看看這位全義國都通曉，並且在口才上甚至高於博學之士的人物，倒底是何許人。無庸置疑地，這些有學問的樞機們也願意利用這機會來考考方濟將教導的。 

· 胡高林樞機對方濟的愛是無話可說的，也希望方濟能夠安全通過這次的試驗，因而為方濟事先以漂亮的拉丁文寫好了講道稿子。在晉見教宗的前晚，方濟在胡高林的建議之下，應先將稿子在腦中牢記不可，方濟也這做了，但是當他在第二天站在這些大人物面前時，卻將前晚所記誦的稿子內容，忘了一乾二淨。
· 方濟稍為集中思想，並向上天祈禱一會兒，便上前打開祭台上的聖詠集子，口中開始唸其中的一段：「我的恥辱終日擺在我的眼前，羞愧也常常籠罩著我的臉面。」什麼樣的恥辱，什麼樣的羞愧？教會的臉面為高級神長們的貪婪和鬆弛的生活而受到辱恥和羞愧；那要如何使基督的面容再度恢復應具有的光輝呢？ 

· 這些話在方濟的口中滔滔不絕而出，使樞機們都不禁慚愧不已，因為他們身上服飾的閃閃金光，使他們的良心明朗而自愧。在他們面前的是一位穿著土灰色的小窮人，以有力及簡樸的生活及口語，告訴他們：天主對教會的現狀並不高興。樞機們為此而開始流淚。 

· 這便是方濟與教會神職人員相處的態度。方濟教導弟兄們，不必用言辭的辯論，而是藉著與所宣講的和具體生活相符合的「表樣」來「宣講」：弟兄們的使命是在協助神職人員救人靈魂，以補他們的不足。弟兄們是和平之子，必將為主爭取到神職人員和民眾；而主則認定：這較諸只爭取到民眾，而使神職人員不悅更為可取。且如此行事之後，要更加謙以自牧。
1219年總會議
· 1219年的總會議，就是俗稱的「草蓆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所有的弟兄都是以草蓆為床，弟兄們都以坐在草蓆上或在草蓆上休息來進行會議；據說這次的會議就有五千弟兄參加。在這次會議中有如此眾多的弟兄參加會議，關心弟兄們的亞西西人便開始擔憂起來：他們要如何獲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呢？ 

· 方濟向弟兄們說道：「我以聽命聖願命令你們，你們中任何人，都不要為了吃的喝的，或是肉體上的任何需要而擔心掛慮，但只要能能專心致志於祈禱及讚頌天主一事上，將你所有肉體上需要的一切，完全交託給祂。因為祂一定會格外照顧你們。」 

· 就在這時候，有眾人來自柏路佳、斯波來叨、佛理紐、斯丕羅及亞西西，以及附近的居民，攜帶了所有為總會議，為吃的喝的東西前來；他們用騾馬、馬匹、車輛，載滿了大量的麵包、美酒、豆莢、乳酪及其他物食前來，這些東西都是基督窮人所需要的一切。
· 除此之外，人們還帶來了刀、叉、碗、碟、杯、盤、餐巾等用具。人們都認為，能給弟兄們帶來物品是有福的，能為弟兄們這些服務是有福的，甚至還有些是官紳和貴族人士前來探望弟兄，並以最大熱忱及謙卑給弟兄們服務。
· 這種情況便是方濟在會規上所說的：弟兄們在現世要像個流浪者和異鄉人，以貧窮和謙遜事奉主。他們也不應感到怕羞，因為在這個世上，主曾為我們而成為窮人。這就是至高貧窮的偉大：貧窮將我至可愛的弟兄們，立為天國的繼承人和君王，使你們貧於世物，但在美德方面高尚非凡
· 在會議上，方濟發現許多弟兄們紮尖齒鐵鍊，穿著刺肉的苦衣，為此有許多弟兄生病，更有的因而未能進行祈禱的神工。為此，方濟如同明智的慈父，以服從的聖願，命令弟兄們將他們身上為克苦肉身的衣物脫下，並將它們放在他的面前。它們一共有五百件以上，至於紮在腰間及臂上的茨帶更多，方濟要求將這些留在該處，不許再帶走。 

修會組織結構發展：
· 第一階段（1208-1217年）：弟兄們為流浪的宣講者／方濟為此新運動的神恩性領導人／團體不太，領導工作是弟兄們平均分擔
· 類似於獨修地生活規則的結構：2位母親的角色是保護兒子們神修生活，不受干擾／然後母親與兒子角色互換／例子：（三友，46）1209弟兄們前往羅馬時，選伯爾納德為領導人
· 第二階段（1217總會議後）：因弟兄數目擴大改變了宣講方式（非二個一組）及地區（遠離亞西西）
· 需要有領導人組織及協調福傳工作及弟兄神修生活
· 此領導人被稱首長或監護人（Minister or Custodian）／還不是稱為省會長（Provincial） 

· 第三階段（1219年後）：弟兄們放棄了移動的生活方式而開始定居生活：修道院／修道院就會需要有一位長上弟兄來管理及協調弟兄們的工作及生活
· 在英國及德國會院地區被稱為「院長」（Guardian）：照管看守以避免危險／這名稱從未出現在會規中（第一或第二會規）／但卻愈來愈多被使用在與首長（Minister）的區分。
【補充資料】
方濟會在權力運用上的意義
· 第一會規說：全體弟兄不應持有任何的權力或管理權，尤其在他們之間更應如此。正如主在福音上所說的：「外邦人有首長宰制他們，有大臣管理他們。」但在弟兄之間卻不是這樣。（第5章9-10）

· 弟兄在職位上使用權力的誘惑是宰制別人及把自己放在別人之上／方濟不讓此事發生在弟兄們中間
· 如何防止：「在你們中間成為最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和服務者；在你們中間最大的，要成為最小的。（第5章11-12）

· 矯正方式是轉向「服務」的運用
· 會長及服務者的工作內容：分配地方給弟兄們居住、經常拜訪、給予神修指導及鼓勵（第一會規第4章2節）

· 第一會規強調的是「態度」而不是哪些職務上特殊權利的使用。
· 身為弟兄們的會長及服務者（第4章6節）：會省首長（Minister Provincial）是會省弟兄們的首長及僕役／總會長（Minister General）為整個修會的首長及僕役／方濟從福音中結合兩個字「首長」（瑪20，26）及「僕役」（瑪20，27）／服務必須表達在首長的每一項權威的行為上／方濟創造此名稱是為回應世界濫用權力及避免修會發生類似情況。
· 運用權力的原則：他們之間的自持，要如同主所說的：「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也要照樣給人做。」又說：「你自己所厭惡的，就不可對別人做。」（第4章4-5）

· 這相互性原則是使用在當首長發現一位弟兄犯了罪而且不願再按聖召而生活的時候
· 平等態度：「會長要設法解決他們的問題，一如自己在同樣情況下，願意別人替他解決一般」（6章，2）。
· 這不只關係到慈善或憐憫，而是兩人間的平等態度／方濟希望首長不要以「道德優勢」來對待犯了罪的弟兄／相反地要讓憐憫之心引導首長去傾聽，並與在因犯罪而痛苦中的弟兄團結一起／首長不判斷跌倒的弟兄而且去感受他的痛苦／此為首長變為僕役的意義。
· 不要惱怒：所有的弟兄，無論是會長服務者或其他人，不可因他人的罪行或惡表感到煩惱及忿怒，因為魔鬼會因著一個人的罪行，而設法損害許多人；對那已犯過錯者，他們要儘量給予精神上的資助；因為「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患病的人。」（第5章7-8節）

· 不要因他人的罪而忿怒或煩惱，反要給予精神上的資助／方濟認為忿怒暗含已經被首長判斷及判罪／此忿怒會孤立犯罪弟兄而且會鼓動忿怒的弟兄強化其道德優勢感／忿怒是一種微妙形式的權力，它會把犯罪的弟兄從團體中分離出來。
· 無人應自稱為首長，所有的弟兄應單純地自稱為小弟兄（第6章3節）：背景是主的晚餐中耶穌為門徒們洗腳／首長及僕役也要為弟兄們洗腳／此為小弟兄的意義，也是弟兄們在社會中及修會中的精髓／此意識丟棄了中世紀傳統宗教生活的聖統領導權方式：首長（在人前並在人之上）／方濟拒絶以人的階級來區分人的價值／「小」的意義：彼此服務如同在社會上服務癩病人一樣／「弟兄」的意義：都是同一家庭的平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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